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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联结与在地发展：乡村直播中生产要素

与商品的流动效应

吴雨妹 李东晓

摘要：伴随直播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以“直播带货”为主营业务的乡村相关产业不断涌现，并

形成产业集聚。这一过程促进了信息、人员、资金等要素和商品的系统性流动，强化了乡村与外部社

会的联结。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结合社会学中的“网络社会”“流动空间”理论，并引入“新流

动性范式”，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头镇的海鲜直播带货为例，深入探讨乡村直播中生产要素与商品的

流动机制及其效应。研究发现，移动通信技术和直播平台所具备的“场景化”信息传输能力，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乡村资源禀赋与对外传播能力的不足，为农产品销售提供了有力支持，促进了信息的有

效流动，并推动了商品流、物流的协同发展，进而带动了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在直播平台的运行过

程中，“线上”“线下”实现了紧密连接与协同，使乡村与外部社会形成了系统性、结构优化的双向

流动格局。借助直播经济的流动空间，乡村突破了传统交易的时空限制，重塑了生产要素的流通模式

和商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同时加强了乡村与市场的网络联结。直播带来的流动效应，使村民能够在本

地生活的同时，获取外部资源并深度参与市场经济。乡村作为流动空间的节点，凭借自身的主体性，

逐渐形成“超地域”产业链网络的延伸，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网络联结中统筹商品与生产要素的供应与

配置，以此应对平台逻辑的支配，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基于流动性的乡村发展机制，对于促

进乡村产业升级和社会稳定繁荣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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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生产要素与商品的流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张辽，2013；陈奕山，2020；崔光野和梁嘉，2021），

也是地方社会繁荣稳定的条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推

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则要求“促进城乡要素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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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①
，凸显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已成为重要的

时代命题。中国乡村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乡村难以联结外部空间（邱泽奇等，2016），要素收

益率低下，要素流入不足，产业发展缓慢，产品附加值低，市场流通受限（朱启臻，2018；陈奕山，

2020）；村民难以“在地”获取足够的经济收益，乡村人口不断流出，进而导致人地分离和乡村“空

心化”（李小建等，2021；马良灿和康宇兰，2022）。因此，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强化农民增收

举措，增强乡村的外部联结以及村民的在地发展，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

伴随互联网、通信技术和物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加速与拓展。通信技术加速

了信息和数据等要素在“线上”网络的流动，而“线下”网络中商品、人员、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性也

随之增强，这形成了以流动空间为特征的网络社会（Castells，1996；郑中玉和何明升，2004；罗震东

等，2024）。对乡村而言，利用互联网信息和媒体技术加强与外部的联结，增强“乡村流动性”——

实现乡村与外部社会生产要素与商品的系统性流动，使乡村发展成为更加开放的节点，参与市场的生

产与交换——无疑是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Zhang et al.，2018）。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互联网经济为乡村发展带来的机遇。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乡村土特产网络销售、推动农

村流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这些举措着眼于增强乡村流动性、强化乡村与外部的联结，体现了政策对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支持。

在过往的 3G网络时代，电商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农产品流通和乡村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尚未

充分显现。当时，大部分乡村的网络基础设施薄弱，村民营销能力有限，推广渠道较少（聂召英和王

伊欢，2021）。网络传输能力的不足，使得农产品的形态和品质难以直观地展现给消费者，这导致订

单转化率较低（邵占鹏，2019）。农产品销售过度依赖中间商和电商平台的推广能力，品牌效益不佳，

利润空间有限，乡村因此难以吸引外部要素的流入，使得乡村流动性依然严重不足。

移动 4G、5G技术的全面发展带来了全媒体信息的高效传输，手机直播作为一种便捷、即时、全

景式互动的线上信息交流方式，推动了营销产业的迅猛发展。手机直播通过场景化功能，解决了传统

电商产业中农产品展示效果不佳的问题，使农产品可以通过现场展演直接影响消费者，取得了飞跃式

的销售效果（王慧，2021）。许多乡村在技术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基于原有产业，发展成为“直播村”，

涉及的电商平台包括快手、抖音、微信视频号等
②
。截至 2022年，国内共有超过 500万个乡村直播网

店
③
。借助直播，乡村场景信息、农民生产信息以及农产品信息可以直接传递给消费者，多元、即时、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

htm?menuid=104。
②
本研究所关注的“直播村”聚焦于农产品产地、集散地或加工地，是指依托于原有的乡村资源，满足直播带货的“人”

“货”“场”要求而集聚形成的具有一定实体空间的“专业村”。而乡村直播则指主播依托乡村场景、农民形象和农产

品特征，进行叙事与带货的群体行为。除直播售卖农副产品外，中国部分制造业村、（非农）商品集散村和旅游村也在

进行工业成品带货或旅游资源推广等群体直播实践，本文暂不讨论这些类型的直播村。

③
资料来源：《2023中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https://13115299.s21i.faiusr.com/61/1/ABUIABA9GAAgpfzPoQYowenb6A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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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畅的信息流促进了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动（Zhang et al.，2018），推动了乡村融入全国乃至全球的

生产与交换网络。各种生产要素回流乡村并得到在地组织（陈奕山，2020），有助于推动乡村产业和

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趋势下，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县域

电商直播基地建设。可见，国家层面也将发展乡村直播电商视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直播村”的直播实践及其发展过程，成为观察生产要素流动、农产品流通、乡村产业与社会发

展的重要窗口，也为实现乡村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当前，互联网经济带来的各类流动、网络

联结与关系再造，已成为社会研究的重要议题（郑中玉和何明升，2004；邱泽奇，2019；熊万胜和严

子泳，2024），学者日益认识到地方社会逐渐发展为由要素流动和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结构（Castells,

1996；吴越菲，2019a）。然而，目前关于直播等互联网经济中流动性的研究多侧重于经济学角度，主

要考察生产要素在产业链条或城乡之间的优化配置（陈晓东等，2022；张添洋等，2024），抑或关注

商品的流通效率（崔光野和梁嘉，2021；王慧，2021）。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直播村”发展过

程中互动关系和网络联结的研究仍较为稀缺。

为此，本研究试图以国内典型的直播带货村群体——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头镇的多个直播村为例，

结合经济学相关视角，运用社会学的“流动性”理论，从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考察直播经济中的乡村

流动性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将探讨以下问题：首先，直播经济如何促进乡村生产要素与商品的系统

性流动？其次，这种流动性的增强如何拓展乡村的网络联结，使其嵌入外部网络结构？最后，乡村的

外部网络联结如何进一步促进市场对接、延伸产业链，从而实现村民的在地发展？

二、理论分析：从生产要素与商品的流动到乡村与外部的网络联结

（一）经济学理论：要素流动与产业发展

乡村直播首先是一种经济行为。在经济学中，对“流动性”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生产要素在区域、

城乡和产业之间的流动，以及商品与服务的流通。一般而言，生产要素包括资源（如土地等）、人力、

资金和企业家才能（如管理等），这些都是支撑商品与服务生产流通的基础性要素。随着产业革命的

不断升级，技术和数据信息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二者也被视为广义的生产要素（何玉长和王伟，2021）。

生产要素会随着收益率的变化而发生流动。其所创造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越高、流动速率越快，要素

收益率也会随之提升，从而带来新一轮的要素流入，推动产业发展（张辽，2013）。然而，乡村通常

在产业和区域发展方面处于劣势，乡村商品与服务价值偏低，流通性差，这导致乡村要素收益率低，

净流入不足，流动性相对匮乏（张添洋等，2024）。因此，乡村亟须变革性的经济条件以注入活力，

而乡村直播有望成为这一推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要素流动与商品流通、产业发展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也非时间上确定的相

继关系，而应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协同发展的关系（张辽，2013）。商品和服务的增值，固然需

要多种生产要素的支持，但并不总是依赖于所有要素的充分发展和平均用力。换言之，某类或某几类

生产要素的发展与运用，也可以带来商品的增值与流通，进而推动其他要素的流入和产业的发展，促

使流动性进一步增强，从而实现良性循环（何玉长和王伟，2021；张添洋等，2024）。在乡村直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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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和数据信息作为新兴生产要素，通过场景化的、全形态的产品展示方式和实时互动的交流

形式，有效结合乡村现有的资源型要素（如土地、景观资源、农产品等），为农产品营销带来了飞跃

式的发展。乡村直播促进了农产品的流通和附加值的提升，并在直播平台组织的网络联结中带来资金、

人员、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流入，促进了乡村产业链的发展和完善，进而进一步推动商品流通和要素流

动，形成良性互动（崔光野和梁嘉，2021）。

已有研究指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必要将要素流动和产业发展视作一个完整的、相互

影响的链条，考察其中的系统结构和互动关系（张辽，2013）。尤其是在乡村直播的实践中，要素流

动与乡村结构、村民的主体性实践密不可分，并对乡村结构和村民的主体性产生影响。这提示研究者，

在利用经济学理论考察要素与商品流动机制的基础上，应采用更为综合和结构化的社会学视角，将乡

村直播置于网络社会的流动空间中，探讨乡村直播中蕴含的流动规律和网络联结，并关注其带来的社

会性变化（吴越菲，2019b）。

（二）社会学理论：“网络社会”“流动空间”“新流动性范式”及其发展

20世纪 90年代，面对信息技术的发展，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

了“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与“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概念，这些思想得到了中国学

者的引介和阐述。“网络”可理解为“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nodes）”，“网络社会”则指社会呈现

为网络状的组织形式（Castells，1996）。信息技术通过信息流促进更多节点之间的连通和要素流动（邱

泽奇，2019），拓展了网络联结的空间尺度，最终形成了网络社会（Castells，1996；郑中玉和何明升，

2004）。与此同时，信息技术推动下的流动实践构建了超越传统地理空间的新空间形式——流动空间，

它以特定地点（place）作为节点，通过信息流动支配和组织地方的功能性联结（Castells，1996），其

中具体的联结方式与结构便是流动网络。随着网络中节点间时空限制的不断突破，生产要素和商品在

流动空间中得以优化配置与迅速传递（郑中玉和何明升，2004）。在流动空间中，处于中心位置的节

点掌握更多权力，能够参与并整合更多的协作关系（Castells，1996）。

同时，卡斯特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流动空间的物质性基础，包括物质性的行动主体、通信

与交通设施以及地方节点等。这些物质性基础支撑了网络社会中的流动空间，并与之形成互动关系

（Castells，1996；牛俊伟，2014）。中国学者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境，对流动空间的物质性基础进行了

进一步分析。具体而言，在流动空间中，线上信息流动可以促进商品流通和技术、资金、人员等要素

的流动。同时，各种要素的流动规模与整合效率依赖于各行动主体和产业环节在线下地方节点的有效

集中与协作（牛俊伟，2014；罗震东等，2024；熊万胜和严子泳，2024）。流动空间具有线上与线下

交互整合的特征，生产要素的再结构化与在地集聚均与流动空间的物质性基础密切相关（罗震东等，

2024；熊万胜和严子泳，2024）。在直播经济中，直播平台将涵盖全国范围的流动空间作为组织“超

地域”对接与交换的场所，并整合纳入的物质性地方节点（如乡村），力图使这些节点发挥直播经济

体系所要求的功能，满足平台的相关要求。主播等各种从业者集聚在具体地点及其延伸的产业链网络

中，依托信息流动实现的全国性市场，参与流动空间范围内的要素流动和经济生产（吴越菲，2019a；

熊万胜和严子泳，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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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Mimi Sheller和 JohnUrry等在“网络社会”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流动性范式”

（themobilities paradigm）。他们呼吁社会学研究进行“流动转向”，将“流动”视为联结社会网络的

关键性因素，倡导从系统的整合性视角研究流动与社会运行的关系（Sheller andUrry，2006；朱璇等，

2017）。国内外相关学者逐渐将各类流动及其关系网络作为研究重点，探究流动引发的要素再结构化、

社会差异、人际互动与人地关系变迁等问题（孙九霞等，2016；林聚任等，2021；刘英和石雨晨，2021；

王鑫和崔思雨，2023）。

“新流动性范式”比“流动空间”理论更进一步，它将研究从对流动网络地方节点的考察延伸至

“人”本身，提出了“网络资本”（network capital）概念。“网络资本”指个人或群体产生和维持远

距离社会关系的资源和条件（Urry，2007；熊伟等，2022；王鑫和崔思雨，2023）。网络资本的强化

有助于相关人员在流动空间中实现商品、信息等的远距离流动与网络联结，而生产要素的流入则进一

步增强了相关人员的网络资本，提升其主体地位和能力（吴越菲，2019a）。对“网络资本”的关注有

助于理解乡村地域范围内直播实践中的人（群）如何借助流动效应，拓展乡村的生产交换网络和产业

链条。在直播经济运行的流动空间中，村民群体通过掌握网络资本，能够突破地理和社会的边界获取

资源并实现关系联结，成为各种流动网络的转接中枢，进而实现在地发展（熊伟等，2022；王鑫和崔

思雨，2023），并有望实现更符合唯物史观要求的、基于村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目标（张慧鹏，2022）。

国内学者对城乡要素流动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上述理论与乡村研究的结合。例如，有研究通过

对“（特）大城市周边乡村”“县域城乡关系”“小城镇”等的考察，探索在“区域”网络联结下，

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如何驱动村民的在地发展和地方市场的生成（王相华，2021；吴重庆，2021）。

另有研究呈现了在互联网、交通设施、现代化物流共同作用下，全国性流动空间对乡村的吸纳与整合，

以及对地方层面的空间响应，阐释了乡村的外部关联与要素流动（熊万胜和严子泳，2024；罗震东等，

2024）。还有学者在与流动性理论的对话过程中，探讨了“关系性的乡村”，强调突破囿于“地点”

的研究取向，在更大的网络范畴中考察乡村的嵌入性与关联性，理解要素流动与关系网络对乡村空间

的塑造与建构，分析多重空间尺度的资源交互与协作（吴越菲，2019b）。上述研究从“地理上邻近的

外部联结”到“突破区域限制的全国性网络”，再到对“乡村空间结构的反思”，逐步将乡村置于一

个更加开放的流动空间并对其进行考察。这些研究遵循马克思主义视角，从本土出发，在关注乡村流

动性的物质基础与实践基础上，探讨网络联结下的生产关系和乡村发展的主体性，以此呈现乡村空间

与外部流动空间的互动关系（吴越菲，2019a）。

“网络社会”“流动空间”“新流动性范式”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研究乡村直播经济提供了重

要的观察视角。该视角将乡村直播定位于由相关生产要素与商品的流动所建构的网络及其空间。信息

要素、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互相促进，实现了地方（乡村）与外部流动空间的联结，使乡村成

为不断拓展的“超地域”网络节点，从而推动人的在地发展（吴越菲，2019b）。

（三）理论选择与分析框架

社会学的流动性理论所考察的流动主体丰富多元，不仅包含人、物体、资本、信息、技术的流动，

还涵盖了影像、声音等信号的流动，甚至包括想象、象征等符号的流动（Castells，1996；Urr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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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聚任等，2021），并重点关注各种流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与网络关系。因此，在分析和解释乡村直播这

一包含多种实践主体（直播产业链条中的不同环节）、依托丰富的场景化信息传输（包括商品信息和展

演的符号信息等）、涉及各种商品与生产要素的复杂流动系统时，流动性理论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有利

于体现生产要素与商品流动过程中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特征。同时，经济学对生产要素与商品流动过程和

条件的考察，也日益强调要素的空间布局以及与产业链相关的生产协作网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1），这与社会学流动性理论中的“空间整合”“网络联结”相暗合，为学

科对话提供了契合点。此外，“新流动性范式”将“人”作为流动空间中各种关系网络的转接中枢，这

与经济学研究中直接关注生产要素流动与商品流通的范式不同，社会学流动性理论从人的直播实践出发，

梳理与之关联的要素流动与商品流通，更能揭示乡村振兴中村民的发展自主性与内驱力。

因此，在借助经济学理论理解生产要素与商品流动现象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采用社会学理论，在

“网络社会”和“流动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叠加“新流动性范式”视角，考察乡村直播所实现的“流

动性”。在本文中，乡村直播所实现的“流动性”更多指向一种高效充分的流动状态，即生产要素与

商品通过当地村民的直播实践，在直播平台组织的网络社会与流动空间中实现的“超地域”、系统性

和有组织的流动
①
。对这一流动性的考察，在重视生产要素流动和农产品流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探

讨乡村在更大范畴网络社会中的联结。关注技术发展下网络关系与流动空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助益

（吴越菲，2019b），以及不同空间层面资源的统筹与整合（吴越菲，2019a），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

实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遵循从流动现象到网络结构、从经济行为到社会联结的逻辑，形成了“乡村直播

带来的流动－平台组织下的流动系统化－网络联结下的流动效应”的分析框架（见图 1），以此分析

乡村直播所蕴含的系统性流动与网络联结。首先，在介绍目标村（镇）的资源禀赋与既有要素流动情

况的基础上，尝试回答第一个问题：直播如何促进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动。该部分内容借助经济学的

要素流动理论，并结合流动空间理论对“线上”“线下”交互、整合的强调，从“线上”商品信息流

动和“线下”商品实体流动两个方面，阐释信息流如何统合商品流、物流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并揭

示这一流动系统的实现机制。其次，本文逐步进入第二个研究问题：流动过程中平台组织逻辑对乡村

节点的整合以及网络联结的实现。总结直播经济体系中乡村与外部商品交易网络联结的达成过程，分

析这一网络联结的赋能价值及其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最后，本文借助“网络资本”概念和流动的网络

联结功能，探讨第三个问题：网络联结下的流动效应。从“人的在地发展与市场联合”“网络拓展与

产业链延伸”两方面，刻画直播经济驱动下的市场拓展与产业链延伸，总结基于乡村主体性的网络联

结的拓展经验，解释乡村构建“超地域”产业链网络主体性发展的趋向，展示流动空间对地方的整合

效果，以及乡村参与并拓展直播产业链多重网络的进程。

①
本文在对流动与流动性理论的引介中，使用了mobile、mobility、flow、fluidity和movement等英文词汇，这些词汇为

原作者表述的差异，在本文所指的“流动性”这一概念范畴内，具有同样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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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乡村直播带来的流动－平台组织下的流动系统化－网络联结下的流动效应”的分析框架

三、案例介绍和典型事实

（一）案例介绍

本文选择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作为案例，分析乡村直播中各种要素的系统性流动及其效

应。在使用案例研究法时，应选择能够有力且正面反映研究现象的典型案例（Yin，1994）。海头镇的

几个乡村作为中国直播村的典型和先进代表，经历了直播电商带来的流动性提升，实现了产业发展和

村民在地发展。该镇的直播产业链相对完整，村民广泛且深度参与从主播到各种配套产业的直播实践，

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信息数据，适宜作为本研究的典型案例。

海头镇是国内较早引入直播方式并形成直播产业的地区，连续多年获评中国“淘宝镇”，并被誉

为“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该镇拥有三个省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分别为海前村、海后村和大兴

庄村，并通过“特色农产品+直播+产业”的发展模式，形成包括海前村、海脐村、海后村等 11个行政

村在内的海鲜电商产业带。

海头镇位于黄海岸边、海州湾畔，拥有 11.6千米长的海岸线和一个国家级中心渔港——海头渔港。

全镇行政区域面积 84平方千米，下辖 29个行政村，常住人口 11.2万人，总户数 23000余户。海头镇

的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面积达 2万亩，年水产养殖量 5万吨。镇内拥有捕捞船只 1000余艘，占全省

四分之一，年捕捞量达到 10万吨。海头镇还拥有苏鲁海产品批发市场和海前国际水产城两个交易市

场，其水产品涉及鱼、贝、蟹、虾、藻等 90多个品种。自 2016年起，海头镇渔民通过出海捕鱼的短

视频与粉丝互动并发生交易，拉开了当地海鲜电商（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序幕。2018年，全国快手

点击量排行榜前十强的乡镇中，海头镇位居首位，短视频点击量达到 165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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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海头镇直播电商进入爆发阶段，直播带货成为主流，全镇电商户达 3000余户。2021年，

海头镇电商销售额达到 65亿元，日活跃直播账号 6000个。随着电商产业的快速发展，海头镇形成了

集养殖、捕捞、冷藏仓储、加工、包装和快递物流等相关产业于一体的直播电商产业链。截至 2021

年，海头镇拥有海产品加工企业 65家，大中小型冷库超过 200座，库容总量超过 2万吨。海前村、

海后村、大兴庄村等地通过发展直播电商，租赁发包村集体闲置资产，每年助力村集体合计增收 3000

余万元。这些乡村积极引入外部投资，建立了顺丰冷链物流中心、海后电商服务中心、设施渔业产业

园等多个项目，吸引了 40余家外来创业公司，以及 300余名毕业大学生和转业军人等回乡创业
①
。

可见，海头镇通过直播电商实现了农产品流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入，完善了直播产

业链。这一发展过程能够反映乡村直播中生产要素与商品流动的机制及实现路径。因此，海头镇发展

乡村直播经济的案例对于本研究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对其进行分析并从个案经验上升至一般性结论，

可以为全国层面促进生产要素与商品流动及其良性效应的发挥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方法选择与资料收集

本文按照案例研究法的相关要求，以田野调查为基础，采用观察、参与式观察、访谈等多种方法

收集海头镇村民的日常生活生产实践资料，旨在尽可能全面地刻画并呈现海头镇乡村直播经济引发的

各类流动及其网络联结，同时阐述流动网络对地方的塑造过程以及流动性增强对乡村发展的影响。

2022年 9－12月、2023年 5－7月，研究者于海头镇进行了为期 7个月的田野调查。选择海前村、

海后村、海脐村与小口村为主要调研地，并走访了包含大兴庄村、墩头村、南朱皋村等在内的海鲜电

商产业带覆盖的 11个村庄。这些行政村的直播业务相对同质，主要在海鲜直播的具体产业链条上有所

侧重与互补，整体上均属于海头镇乡村直播的组成部分。鉴于此，本文对这些行政村不作区分，统称

其为海头镇直播村。

在调查期间，研究者参与并观察了 33场当地村民的带货直播全过程，深入了解了主播与助播在直

播带货过程中涉及的符号信息和海鲜产品的展卖方式。同时，研究者走访了主播聚集的海鲜市场、码

头以及电商产业园区，观察了带货主播的“后台”，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与信任，逐步融入他们的日

常工作生活。在此过程中，共访谈了 10个直播团队，包括 20名主播、5名助播、4名场控、6名客服、

4名发货员工，共计 39人。此外，研究者走访了直播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如海鲜捕捞（养殖）、批发、

加工、海鲜食品制作、包装、冷藏仓储、供应链、物流等，并与 55名从业者交流，访谈了其中的 29

人，以考察直播产业涉及的生产加工网络、货源调动网络、物流网络等。最后，研究者访谈了相关政

府工作人员（5人），以期对直播经济关联的产业项目有所了解，并获得部分数据资料。在参与式观

察和访谈的同时，研究者通过线上民族志，对乡村直播间的场景、互动内容和相关数据进行了同步观

测与分析。在整个调研过程中，研究者一直居住在一家海鲜批发商户的出租房中，深入参与当地生产

生活，并在表明研究者身份的情况下进行调研。

①
资料来源：海头镇镇政府提供的《赣榆海产品电商产业集聚区申报材料》《把握“特色农产品+直播+产业”新机遇，

打造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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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播前后流动性变化概况

在海头镇，季节性的出海捕鱼是其传统的生产和对外交流方式。每到出海时节，便有外地人来到

村庄寻找渔工工作。当地渔船的捕捞活动主要集中在海州湾、大沙、吕泗等渔场及其港口。随着水产

商业化的发展，海头镇的专业市场（苏鲁海产品批发市场）逐渐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海鲜，并面向外部

市场销售。早期，当地批发商会去外地市场寻找买家
①
。随着外部市场的逐渐稳定，外地商贩开始主

动前来找货。传统的海鲜批发主要依赖采购人员和商品的地理流动，其流动网络依赖于本地化的社会

关系以及从业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尽管苏鲁海产品批发市场为商品展示与交易提供了空间，但在交易

过程中，货款结算、商品物流等环节并未得到有效统筹，缺乏针对海鲜贸易流动的“跨部门”网络联

结与整合，导致交易效率和资金流动受限。与此同时，海产品加工厂等乡镇企业逐渐兴起，这不仅在

一定程度上延伸了海头镇的产业链条，还促进了海产品的流动，推动了城乡之间技术、资金等生产要

素的流动与交换。

伴随电子商务的发展，海头镇的部分企业和村民开始通过淘宝、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出售海产品，

主要销售鲜活、速冻、即食海鲜等产品。然而，由于海鲜的特殊性和非标准性，传统货架电商呈现的

图文信息难以直观地向消费者展示海产品的形态和质量，导致销量不佳。海头镇依靠传统电商模式，

未能有效融入全国电商交易网络，也未能借此推动当地物流等相关产业的更新与发展。直到直播经济

兴起，当地产业才真正实现了电商化转型
②
。相较之下，直播电商传递的信息更加多元和丰富。主播

通过丰富的场景化展示，直观地呈现海产品的形态、质量以及捕捞和加工过程，产生了巨大的信息流，

带动了海鲜商品的销售和流动。乡村通过系统化的商品流动嵌入以直播平台为中心的商品交易体系，

承担了直播带货、商品生产与调度、发货与中转、劳动力培养与供给等多重功能，从而推动了当地经

济的大规模发展。

四、直播经济下的流动：平台引导的乡村流动系统

如前所述，乡村直播中的流动过程与总体趋势，在经济层面体现为生产要素流动与商品流动的

互动关系。具体而言，技术与信息要素促进了商品流动，提升了商品销量和要素收益率，进而带动

更多要素流入，最终形成产业内部要素和商品流动的良性循环。在社会层面，流动空间中“线上”

“线下”各种主体的流动及其关系网络逐渐显现，并凸显出线下流动由线上信息流动所驱动的内部

①
受访人董先生（供应链公司法人代表）回忆道：“以前做批发的时候，都是全国各地市场到处跑，问别人要不要海鲜，

然后家里运货过来……那时候拿着货款，在路上又怕遇到什么问题……”（访谈时间：2023年 7月8日）。

②
受访人张先生（即食海鲜加工厂法人代表）表示：“当时有一些工厂、批发商在阿里巴巴上开店，但（这样做的）人

很少，收益也一般。后来很多做直播的网红挣了钱，做电商的人才开始多了起来。”（访谈时间：2023年 6月3日）笔

者同时对一些未涉及直播业务的淘宝和阿里巴巴网店进行了“线上”观察，发现其商品首页大多展示的是标准化的农产

品图片，且长年未更换，这类店铺销量与订阅量通常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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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由此，形成了经济现象为表、网络社会结构为里的系统性流动，各类流动被统合在平台的组

织逻辑之下。

（一）“线上”的商品信息流动

由技术和数据支撑的场景化信息在流动空间中的传递，构成了直播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相较

于传统的货架电商，直播电商的带货过程始终伴随“人”“货”“场”信息的协同。“人”指主播（助

播），“货”指商品，“场”指特定的空间、景观、环境、剧情、氛围等。“场景化”是通过特定的

空间、景观、环境、剧情、氛围等对目标（人或物）进行有意识地展示、编写与表演。在直播间中，

“人”“货”的信息通过“场”的营造得以丰富和传递，其目的是增加观众的沉浸式体验、互动频率

和停留时长，以达到情感交流与劝说购买的效果，进而增加直播间的“数据”
①
与流量，为商品信息

在全网流通带来更大的可能。由此，“人”“货”“场”的符号信息在直播平台搭建的线上网络中即

时流动，形成了丰富的信息流。

在海头镇，“人”的信息流动主要指主播将自身符号化，传递渔民形象的过程。在直播间里，主

播身穿各种体现渔民身份的服装，如花袄、皮质围裙等，部分主播会聘请带有当地口音的、看起来老

实忠厚的中年人在直播间担任助播——在一旁微笑、接话，或者处理海鲜。同时，渔民在渔船上撒网、

起网的视频播放也不胜枚举。无论是真实的作业场景，还是主播表演的场景，镜头中的身体都成为带

货的媒介（许一婷和林颖，2021），“原产地”“渔民”“勤劳”“实在”“专业”等意义的符号通

过“线上”展演完成了虚拟流动，店铺被赋予一定的“人格化”特征，这有助于培养消费者的情感认

同与购买习惯（张小强和李双，2020）。

“货”的信息流动主要涉及海鲜等商品的外观、质量、价格等信息的呈现与传播。直播平台搭建

的线上网络能够实现图像、声音、视频的即时流动，直接刺激观众的视觉与听觉。对于海鲜的味道、

气味、触感等感官体验，则需要主播通过烹饪与进食场景，以食物色泽、进食表情、进食动作、主播

话语等方式，激发观众的感官想象
②
。商品“价格优惠”信息的传播主要依托于直播间“讨价还价”

的场景表演来实现。在直播过程中，主播与助播分别扮演不同角色，一方试图降低海鲜价格给予观众

①
直播间“数据”包括在线人数、观众停留时长、互动频次、直播间交易量等。“做数据”即通过场景营造、话术吸引、

引导评论等方式吸引观众，增加观众停留时长、互动频次以及下单量，从而通过较好的“数据”获得流量推荐。

②
例如，在小虎（主播兼直播团队老板）的直播间里，其售卖的海鲜看起来“个大”“鲜亮”。为此，小虎在直播之前，

会根据未开播画面，在手机镜头前反复调试海鲜的摆放位置及打光角度。直播过程中，他和父亲会将海鲜做成熟食，并

搭配红色和绿色的块状辣椒作为调料，目的是通过蒸腾的热气和鲜艳、带动食欲的调料激发观众的味觉想象。对于直播

（场景化信息流动）效果，小虎表示：“直播主要是要达到海鲜在观众眼前的效果，并强调‘所见即所得’。”直播间

采用竖屏播放，食物被置于屏幕下方，在视觉上营造出强烈的溢出屏幕的效果，增强沉浸式体验，有助于商品信息的流

动。同时，他和父亲在食用食物时会故意发出咀嚼声，特别是在售卖海蜇的时候，他们会充分利用海蜇的脆感，并配合

打节拍的手部动作，反复说道：“你们看，嘎嘣嘎嘣脆、嘎嘣嘎嘣脆……”，以此激发观众的口腹之欲，将水产品的高

质量信息通过多种感官方式传递给用户。（观察与访谈时间：2022年10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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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而另一方从不同意到“勉强同意”
①
。在海头镇，大部分的直播间都会设定一个“慷慨”的主

播与一个“小气”的助播，主播需要不断地“表演”说服助播同意某一价格的场景，以此传递“低价”

“实惠”“增加福利”等信息，增强观众的获得感。

“场”的信息流动不仅包括上文提及的与商品直接相关的场景表演，还体现为对物理空间以及非

实体、结构性空间关系的呈现或编排，并将其传递给用户的过程。前者主要包括对代表渔村特色的房

屋、渔船、码头、海鲜加工工厂和海鲜市场等物理空间的编排加工。后者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对城乡空间关系的编排，例如，海头镇的主播倾向于展现渔村的传统、简朴以及远离城市的特性，以

此服务于其海鲜的“原生态”“无污染”“绿色”“健康”叙事，而较少展现渔村的城镇化进程；另

一方面是对渔民、海鲜批发商、加工厂、海鲜市场、消费者等之间关系结构的编排与传递，主播试图

传达直播带货减少了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以此支持海产品的“源头发货”“零添加”“价格优惠”

的叙事
②
。网络视频按照“资本”与“话语”的逻辑对真实空间进行再生产，赋予原有空间新的经济

和关系意义（王建磊，2019）。海头镇主播发布的短视频和直播间的场景体现了这一特征。主播依托

渔村的独特位置与景观，开展以“海鲜原产地”为名的直播活动，并迎合观众的想象与需求，精心编

排具有“渔村特色”的空间以及“源头发货”的空间关系，从而为观众呈现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海鲜购

物场景。

相较于传统的货架电商，直播电商能够更加全面和立体地呈现农产品的形态和质量，进一步传达“原

产地”“原生态”“零添加”“价格优惠”等信息。同时，直播电商更具社交属性，吸引了大量对“三

农”类直播感兴趣的用户。“人”“货”“场”信息的实时传递以及主播与用户之间的即时互动，满足

了这些用户的娱乐和社交需求，增加了用户的下单可能性。在此过程中，移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等新兴

生产要素与乡村既有的资源要素（景观资源、农产品、人力等）相结合，推动了农产品的“线下”流动，

并促进了收益附加值的提升。乡村景观成为吸引乡村带货主播线下集聚的场景资源，促进了产业链上人

员、技术、资金、管理等要素的流入，对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面的要素支持。

（二）“线下”的商品实体流动

依托于“线上”场景化信息（“人”“货”“场”）的协同与在全国范围的流动，海头镇海产品

的销售与流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并呈现“先流入－再流出”的特征。常见的流量主播及其直播团队

带货，往往由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发货并处理售后问题。与此不同，海头镇的大多数主播将打包发货

和售后服务牢牢掌握在自家手中，而商家则需将海产品送至主播指定的打包发货场所（一般为其自家

①
受访人贾先生（主播兼直播团队老板）透露：“直播间（聊天室）里那些低价起哄的，一般都是我们自己人在带节奏，

我们在直播间里大声商讨价格，同意低价后再放出购买链接，观众对这个过程满意，停留时间就长，平台才会推更多的

流量……”（访谈时间：2022年9月 28日）

②
例如云哥（主播兼直播团队老板）在直播间展示捕鱼归来的场景，并说道：“以前我们（渔民）的海鲜卖给批发商，

再卖到你们当地的市场，价格就贵了，现在我们是从源头给你们发货，良心价，就希望哥哥姐姐不在海边吃遍海鲜……

我们都是出海一回来就给你们直播，这些海鲜没有经过加工，没有冻货，零添加哦。”（观察时间：202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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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因此，为满足直播带来的大量的多样化的海鲜订单，专供电商、外地调货的供应链商家应运

而生，并产生了相应的货源调动网络。大量外地海产品
①
以及进口海产品（作为资源性要素）流向海

头镇，并再度流往全国范围的消费者。

就农产品的流通过程而言，冷链物流的发展至关重要，涉及农产品的预冷、储存、加工、运输、

配送等诸多环节。直播电商带来的巨大销量促进了冷链物流技术升级与仓储布局的发展完善，并深刻

影响了农产品的流动范围与时效。据海头镇电商办主任介绍，“城发智慧冷链”等项目建成后，海头

镇年冷链仓储能力将从 2万吨提升至 10万吨
②
。同时，顺丰、京东等大型物流公司纷纷入驻赣榆区，

设立专供海鲜集散的物流分拣中心，开设直发冷链物流线路，京东和顺丰的直发冷链线路，实际寄递

时间比普通线路至少节省 12小时。位于海前村的顺丰海鲜冷链物流中心项目建成后，将通过自动化

与信息化技术实现仓储、分拣及运输过程的智能温度监控，与物流末端配送网络无缝对接，承接苏北、

苏南以及鲁中地区的海鲜快递，每天可处理 20万件快递中转
③
。

直播带货的订单推动了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运输过程的信息化和数字化，从而保障了农产

品流通过程中的信息可视化和透明化。流动过程中生成的物流信息经过数据分析，形成了信息和数据

要素，为优化物流线路、仓网布局以及提高配送时效提供了进一步的决策支持。现代信息化物流主导

的农产品流通实现了实体网络与信息网络的高度整合（郑中玉和何明升，2004），减少了订单流动的

时空限制，有望通过信息处理与数据分析进一步对物流过程进行优化，在流动空间中及时安排、实时

监控和迅速调整物流过程，物流线路与仓网布局在地域空间中得到完善。大数据驱动的工业化生产和

模块化管理方式，也将伴随社会资本与物流企业的入驻进一步流入乡村。

（三）平台中介：流动的实现与整合

乡村的资源禀赋和村民的直播实践，通过平台的场景化功能和交易功能，支撑了直播带货过程中

的信息流动，并实现了商品流动。这将促进配套供应链与物流组织的发展，进而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

提升乡村要素收益率，吸引更多的人员、资本、数据等要素流入乡村，形成产业内部的良性循环。其

中，平台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平台制定了流量分配和交易支付等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成为乡村节

点以及各类流动遵从的流动空间组织逻辑。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平台的直播功能和场景化信息传输技术，结合平台的流量供给与分配，促成了乡村商品的

销售与流动。直播交易的产生依赖于“线上”信息的流动效果，而“线上”信息的流动效果取决于主

播在平台拥有的粉丝量以及数字技术支撑的流量分配机制（邵占鹏，2020）。平台的流量储备与分配

机制提高了主播及其产品的可见性，从而扩大了农产品销售的市场规模。在平台的流量分配机制下，

①
主要来自山东省、辽宁省、浙江省、福建省等地。

②
访谈时间：2022年10月 20日。

③
资料来源：海头镇镇政府提供的《赣榆海产品电商产业集聚区申报材料》《把握“特色农产品+直播+产业”新机遇，

打造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等资料，以及公众号“赣榆集结号”文章《【落户赣榆】点赞！顺丰集团全国第一个自动化、

信息化海鲜发运中心海头镇顺丰海鲜冷链物流中心项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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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场景、自然风光以及村民的生产生活过程作为场景资源，成为直播获益的条件。村民的渔业知识

和海鲜销售经验，在接入平台的过程中转化为“人力资本”，为村民的职业转型和增收提供了可能，

提升了乡村本地要素的收益率（邱泽奇等，2016）。平台根据海量的数据信息，通过数字技术向有“三

农”类内容观看习惯或具有海鲜购买经历的观众推荐相应的海鲜带货直播间。同时，平台逐渐控制了

交易过程中的客户寻找、客户信息分类与传递、客户资源集中、客户数据占有、客户注意力分类等环

节，并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对供需关系和流量分配的控制。如果脱离了平台，主播（商家）的商品将

无法进行场景化展示，更无从形成交易网络（项飙，2021）。

第二，平台的资金收付系统促成了乡村商品价值和要素收益的实现，并参与和影响了价值的分配。

平台通过订单的数字化支付，对订单结算、支付安全和物流运输进行“跨部门”整合，实现了资金的

流动。在此过程中，平台通过对资金结算进行调控，影响乡村产业的要素配置效率。例如，消费者提

交订单后，所支付的资金首先进入直播平台的支付系统，消费者确认收货后的 3～30天①
，资金才能

到达主播账户。有学者指出，这使得平台占据了大量流动资金及金融资本，同时，回款周期的长短直

接影响了主播和相关乡村产业链的投入再生产规模与速率（邵占鹏，2020）。店铺保证金、流量服务

费、销售分成费用等的交纳，使商品交易带来的资金收益部分流向了平台。同时，主播和其他环节的

资金投入与成本上升，直接影响了乡村产业链的要素配置，尤其是资本要素。在海头镇的多个主播群

里，民间借贷的广告较多，这些借贷多与主播的资金投入和资金周转有关。平台对资金流动的控制与

当地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两者的互动促进了当地资金融通行为的发生，推动了

资金流动和借贷网络的形成，进一步影响了资本要素在产业链条中的流向
②
。正因如此，直播产业链

对平台的支付系统和乡村的资金融通均提出了“加速”需求。

第三，在生产要素的吸收、流动与组织方面，平台中介通过联结用户、促成交易并生成数据，实

现生产要素的转移。一方面，平台生成了反映商品销售和要素收益率的各种数据，这些数据体现为粉

丝数（流量）、订单类型与数量、价格、品牌效应等，并成为其他生产要素流入与否的直接参照。另

一方面，流入乡村的要素也需围绕平台逻辑进行组织。直播平台提供的数据要素提高了传统生产要素

的配置效率，产业链上的各环节通过数据对接、分析与预测等方式，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农产品生

产与流通环节的合理流动与高效组织。在直播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一二三产业有望实现融合

发展。其中，直播、供应链、加工、冷藏仓储、物流等环节更容易吸纳资金、数据、人才、先进技术

与管理方式的流入。平台提供的数据为直播、供应链、加工环节的选品和库存投入提供了决策支持。

①
回款周期一般视网店等级而定，网店等级越低，回款周期越慢。

②
例如，海头镇的供应链商户为部分主播提供“账期”优惠，以减轻主播面临的资金回笼压力。经营供应链业务的孙先

生表示：“我们为大主播提供账期优惠，一般是 15天左右……我们本身也面临一定的现金流压力，很多工厂并不接受

赊账。”（访谈时间：2023年 6月 15日）直播团队老板阿疤（雇佣主播直播）也表示：“资金压力挺大的，我有两个

微信视频号店铺，这次保证金一交就是 10万元，钱也是我借的（来自亲朋好友），到了捕鱼旺季我还要去渔船上挣一

些工资来贴补直播间。”（访谈时间：2022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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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冷藏仓储和物流环节对平台数据的分析将直接影响仓网布局、设备投入、承载量设置与线路规

划。总之，平台提供的数据要素提高了传统生产要素在产业链条中的流动效率、配置效率和收益率，

并不断生成新的数据要素。

本文将这一流动系统的实现过程总结如图 2所示。

图2 平台引导的乡村流动系统

（四）网络联结：以直播平台为中心的商品交易网络

在直播过程中，线上信息与商品分布网络、物流网络、资金流动网络相互协同配合，形成了以直

播平台为中心的商品交易网络，从而建立了流动空间内有效且紧密的网络联结。依托于信息要素、商

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乡村作为新增节点，嵌入这一网络联结，并在平台的中介作用下实现流动

的系统化与组织化（见图 2）。具体而言，在直播过程中，即时且丰富的信息流动，以及“超地域”

的平台组织逻辑，推动了流动空间的形成与拓展。各参与主体（产业链上的各参与者）与节点（如乡

村等地方节点）共享平台规则，形成功能性联结与时空压缩。在流动空间的驱动下，信息流、商品流、

物流和资金流呈现一种“极速”甚至“即时”的状态，为乡村带来了更高的流动性和更强的网络联结。

同时，这种网络联结的建立与增强，也有赖于具体地方节点、产业链网络与村民的积极实践，为商品

与生产要素的流动提供了物质性与实践性基础。

与此同时，以直播平台为中心的商品交易网络对乡村的农产品市场与产业链的应对能力提出了

较高要求。一方面，生产要素的流入为乡村市场对接、产业链延伸提供了支持，产业内部有望逐渐

形成生产要素流入与农产品流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伴随生产要素的流入与在地组

织，村民将有机会通过建立远距离的经济合作与社会联结，不断拓展“超地域”的产业链网络（如

前文提及的货源调动网络、资金借贷网络等）成为商品与生产要素流动网络的转接中枢，从而实现

在地发展。由此，乡村直播逐步推动乡村以自身为基础拓展网络联结，提升货源供应乃至产业链布

局的空间延伸性与外部关联性，进而促进乡村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网络联结中实现商品与生产要素的

组织与配置。

综上所述，在流动空间与乡村节点的互动过程中，乡村成功接入以直播平台为中心的商品交易网

络。在这一网络联结中，生产要素实现有效流动与再组织，从而为地方产业链的拓展赋能。乡村在获

流动空间

流动中介：

直播平台

场景化信息

流量费用等

订单、资金

农产品

要素市场

直播用户直播网店

乡村产业

外部市场直播村（节点）

生产要素

场景化信息

订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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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流动效应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应对流动空间的功能需求，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拓展基于自身的网络联

结，以实现乡村的主体性发展。最终，乡村地域将参与并影响直播产业链所覆盖的各种网络，在多重

空间尺度内实现资源整合与经济协作（吴越菲，2019a）。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一方面，探讨流

动与网络联结给乡村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考察乡村与村民的主体性实践如何推动要素流动与网络

联结的拓展。这将有助于更完整地理解直播经济中乡村与流动空间及其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

五、流动效应：人的在地发展与乡村空间网络化

直播平台通过流动空间组织乡村地方生产及其配套设施，这一过程必然引发新的社会联结与关系

再造（郑中玉和何明升，2004）。随着乡村流动系统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的流入与组织成为乡村经

济社会形态重建的重要基础（Zhang et al.，2018），进而促进农产品市场的变革与产业链的延伸。依

托流动网络的联结功能，海头镇不仅作为集聚中心吸纳生产要素流入，而且通过村民网络资本的发展，

开展多种经营，实现对外投资。海头镇对产业链空间结构进行“超地域”的调整和拓展（曼纽尔•卡斯

特和王志弘，2006；Urry，2007），逐渐成为多向联系的网络节点。由此，乡村空间进一步网络化（Zhang

et al.，2018；吴越菲，2019b），实现了与外部空间更多的功能性互动，乡村得以在全国乃至全球的

网络联结中统筹商品与生产要素的流动。

（一）赋权与韧性：人的在地发展与市场联合

伴随直播产业的发展以及流动的系统化，海头镇的海鲜贸易在流动空间中获得了流动基础与交易

中介，乡村要素收益率逐步提升，外部生产要素不断流入，并向农产品流通领域集聚。这一进程与当

地海产品“先流入－再流出”的商品流通相结合，逆向推动了当地农产品市场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参

与主体与流通渠道的多元化、组织化，以及货源网络的“超地域”市场联合。

在海头镇，传统的海产品流动过程一般为：渔民（生产者）→产地（港口）中间商→加工厂→市

场批发商→市场中间商→零售商→消费者。在这种结构中，仅少数占有传统性生产要素的村民有能力

与市场建立较强联结，如捕捞量巨大、具备较强定价能力的船主，以及部分发展成为中间商和批发商

的村民。他们拥有更强的网络资本，有条件将家人亲属安排到海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网络中，掌握甚

至控制了海产品的流通渠道。其他缺乏资金或者关系网的村民只能成为受雇渔工、海鲜加工工人、运

输者，或者从事种植业与服务业，再或者外出务工等。乡村直播兴起后，由于获取信息资源的成本和

门槛较低，原先处于边缘位置的村民通过直播带货与线上消费者建立了交易关系。他们借助信息与商

品的流动，获得资金，进而获得更多要素支持，在地获得了经济收益的提升。同时，部分拥有资金、

人脉和教育背景的人才回归乡土，加入直播电商行列，成为为主播供货的供应链商户。这些商户多采

取公司化经营，通过专业团队和现代会计制度来运营直播账号、把控成本与收益，经营范围涵盖供应

链、直播带货、主播孵化等多项业务，拥有较强的促成资金和货源流动的能力。他们通过免费提供主

播孵化、账号运营等服务，与更多的主播建立合作关系，或为主播提供“账期优惠”，通过互惠和债

权关系与主播深度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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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海头镇的海产品流通过程发生了转变，变为：渔民（生产者）→产地（港口）中间商→加

工厂→供应链商户→主播→消费者。有学者从农产品流通的视角出发，认为乡村电商有利于小农户直

接与消费者对接，摆脱中间商的挤压与控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收入（何宇鹏和武舜臣，2019）。

另有学者指出，乡村电商降低了交易成本，但产生了专供电商的中间商，这些中间商在产业链和价值

分配中扮演了去中介和再中介的双重角色（聂召英和王伊欢，2021）。海头镇更符合后者的情况，直

播产业链中的专业中间商并没有消失，反而产生了专供直播电商和多地调货的供应链商户，这些商户

搭建了高效且充满韧性的货源供给网络。供应链的发展最终强化了海头镇海产品流通渠道的组织化水

平，提升了海头镇应对线上市场变化的韧性。可见，就农产品的流通与销售而言，线上市场逐渐成为

农产品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销量巨大的直播村需要嵌入全国乃至全球的农产品流通网络，才能形成

强韧的货源供应与市场联合效应。

在海头镇，社会资本多投入物流基础设施、冷链仓储设施以及产业园区建设，为流通渠道的多元

化与组织化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持，而较少涉及货源调动、供给等供应链业务。在很多电商村中，农产

品收购与流通往往由外部资本主导，本地人作为小生产者被锁定在生产环节（陈义媛，2023）。与此

不同，海头镇的本地村民拥有较强的缔结交易能力，供应链商家和主播多为本地人，并与当地批发商

一同掌控海鲜的流通与贸易。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群体因未能有效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地位而未能增加

收益，如只拥有小型作业船的小生产者与受雇渔工等。

总体而言，直播产业的发展以及流动的系统化促使乡村进一步嵌入线上信息与商品交易网络，并

融入大型物流企业搭建的物流网络。同时，这也将逆向推动乡村以自身为基础，与全国乃至全球的生

产加工网络有机结合。当乡村成为多向联系的节点时，村民有望借助这一节点位置，获取信息、货源、

资金、物流服务等支持，实现自身的在地发展，并不断拓展网络资本，提升在线上或线下市场中缔结

交易的能力（曼纽尔•卡斯特和王志弘，2006；Urry，2007）。

（二）整合与张力：网络拓展与产业链延伸

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依赖于农产品附加值的增加和产业链的延伸（朱启臻，2018）。以平台为

中心的商品交易网络通过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对接以及生产要素的再组织，为地方产业链的拓展赋能。

伴随生产要素的流入与组织，乡村产业链不断延伸，形成模块化的分工协作网络（中国社会科学院工

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1），从而使乡村产业链的每一环节都有对应的关系网络相连接。以海头镇

的直播产业链为例：直播带货环节的从业者连接了线上信息与商品交易网络；线下的供应链环节涉及

的网络则更为复杂，除了与主播组成的供货网络外，还包含支撑货源供给的货源调度网络等；同时，

基础农业部门关联着海鲜的捕捞、养殖和批发网络；配套企业部门经营着海鲜生产加工网络、包装材

料生产与供应网络；物流部门关联着物流网络；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与供应链商户为主播提供了融资

网络等。在这些网络中，线上信息与商品交易网络是流动空间的核心内容，成为整个直播产业链的支

配性逻辑。其他网络则需要具备更强的“韧性”与“变通性”，以适应产业链整合的要求。依托生产

要素的流入与组织，海头镇从业者的网络资本不断强化，上述功能性网络得以不断跨越地域边界、拓

展空间尺度，进一步强化乡村产业链的外部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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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头镇直播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对产业链空间结构进行调整。产业链在不同区域的分布反映了

其重要的空间结构特点——跨主体、跨产业和跨区域的资源整合与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

究所课题组，2021）。相关从业者通过在更广阔的空间寻找低价货源、仓储和物流等方式，实现了直

播产业链的结构优化，以此增加收入与效益。海产品供应与全国乃至全球的农产品生产加工有机结合，

部分供应链商家甚至规划在更多的海鲜产地、中转地和销售地投资设立仓库，如山东省、福建省、海

南省、成都市等地，以提高订单运输的物流时效
①
。这些分仓相比于普通冷库，将实现智能温度监控

以及仓储、物流的信息化管理。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实现，必将重塑相关海产品供应链的空间分布，促

进供应链的信息化转型以及全国多地冷链物流的发展。这预示着在信息流的联结下，一个组织货源调

度、仓网布局与仓储管理的复杂网络将逐渐形成。可见，伴随资本、人员、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流入，

海头镇已开展对外投资，促进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同时，部分村民有望根据自身的经济生产需求，

在流动空间中发展自身的网络联结，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

流动的系统化以及“超地域”的网络联结，推动了直播产业链的“超地域”整合，以及生产要素

的优化配置。但是，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对接仍然存在一定的张力，产业链的各环节在面对“超地域”

联结时存在“适配”问题。海头镇电商办主任提到，“消费者直播购物不再是图新鲜了，贯标产品才

能有持久稳定的需求”
②
。这一观点反映，与平台中介及线上消费者的深度联结推动了当地品牌意识

的增强。同时，地方政府试图通过直播产业的发展推动当地海产品加工业的优化升级，为精加工海产

品拓展线上市场。目前，海头镇有大小海产品加工企业 65家，并培育了海娃食品、恺旗食品等龙头

企业及食品品牌，以及“鲜美海头”这一区域公用品牌
③
，体现了其在产业链延伸方面的努力。然而，

海产品加工业嵌入直播产业链的过程仍面临较大挑战，具体包括：直播中的低价竞争策略阻碍精加工

海产品的升级，当前直播营销策略与精加工海产品的受众细分不匹配，加工业的技术积累、品牌积淀

与直播产销模式的快速迭代逻辑之间存在冲突（颜燕华，2023），以及部分厂商的线下销售渠道与线

上渠道难以衔接等问题
④
。

①
经营供应链业务的闫先生对此解释道：“流量成本高了，大家又在搞低价竞争，利润上不去了，现在就是要通过降低

运输成本提升价格优势。”（访谈时间：2023年 7月1日）同行董先生也补充道：“外地调货（进入海头镇）产生了更

多的成本投入，不如在更多的海鲜产地或者中转地设立分仓，代为发货节省成本与运输时间。不过很多主播不信任我们，

怕发的是陈货、坏货，只想由他们自己去主宰发货。”（访谈时间：2023年 7月 8日）为了争取主播的同意与合作，闫

先生及其团队正在提供账号运营、主播孵化等服务，虽然这些服务免费，但相应的直播账号与主播必须“带”他们的货，

通过主播的“同意”推进其商业设想。

②
访谈时间：2023年12月 26日。

③
资料来源：海头镇镇政府提供的《把握“特色农产品+直播+产业”新机遇，打造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

④
例如，受访人张先生（即食海鲜加工厂法人代表）曾表示：“主播希望产品价格低，但这怎么保障质量？我生产专供

电商的产品是不会贴上自己发展多年的品牌的（而是用另一个新品牌标识），这个品牌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与受众，我不

想砸牌子。”（访谈时间：2023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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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体性的网络联结强化：“超地域”的产业链网络

面对流动空间对地点的支配性，卡斯特提出了拓展以地点为基础的信息、决策和战略性联盟网络

（曼纽尔•卡斯特和王志弘，2006）。通过这种方式，地点在适应平台组织逻辑的同时，能够逐渐强化

以自身主体性为基础的网络联结。对于乡村而言，其流动空间节点位置的巩固与发展，离不开村民网

络资本的积累以及以乡村物质条件为基础的产业链网络的发展。乡村在对接农产品市场和延伸产业链

的过程中，与其他地点形成网络联结，从而能够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调整产业链资源的配置，以增强

自身的发展韧性与自主性。

因此，以地点为基础的“超地域”产业链网络，是流动效应下的村民在地发展与乡村空间网络化

的主要表现特征。在直播经济中，乡村与“以直播平台为中心的商品交易网络”的联结，为商品与生

产要素的流动提供了“前端”驱动力。数据、信息、资金、技术、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不断向乡村

渗透，为村民参与直播经济、充分就业以及建立并维持远距离的经济协作与社会联结提供了要素支持。

在此过程中，乡村和村民需要结合现有的物质性基础，有效利用并配置各种要素，通过积极实践拓展

网络资本，巩固现有产业基础，加强对外投资，以实现乡村与全国乃至全球农产品生产加工的有机结

合，形成市场联合效应。同时，乡村和村民需要在与直播平台的联结基础上，不断延伸乡村产业链。

乡村应在将产业链主体留在乡村的前提下，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与其他地点的合作。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优化直播经济下的流动效应，增加发展自主性，最终形成以直播平台为中心的商品交易网络

与乡村产业链网络的良性互动与融合。对地方政府与相关从业者而言，当务之急便是提升产业链外部

联结的信息化水平，确保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各环节、各主体之间的对接与协同，进一步巩固乡村自身

的“链主”地位，实现乡村的主体性发展。

六、结语与讨论

流动性研究逐渐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超越传统取向，摆脱了仅依赖固定地域空间或地理上的“邻近”

来承载社会联结的方式（Sheller andUrry，2006；吴越菲，2019b），聚焦于“超地域”的网络组织形

式和以信息流动为基础的流动空间。本文以海头镇的海鲜带货直播为例，围绕乡村的流动性，考察直

播经济中的生产要素流动与农产品流通，并将其一同纳入平台引导的流动系统加以分析，探讨网络联

结与产业链延伸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研究发现，区别于传统乡村中低效、缺乏组织、相互割裂的商品和要素流动，直播经济引发的乡

村流动更符合“新流动性范式”“流动空间”“网络社会”理论所强调的系统性流动、“超地域”网

络联结与时空压缩。这一流动机制通过场景化信息传播，推动农产品流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促进生

产要素回流乡村的重要动力。乡村和更远距离的地点形成了新的互动和功能网络。这些网络作为一种

“超地域”的组织和资源配置方式，拓展了乡村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生产，形成了一种结构优化的流动

性，提升了乡村的外部联结性（吴越菲，2019b）。一方面，作为流动空间的节点，乡村充分嵌入以直

播平台为中心的商品交易体系。作为各种关系网络的转接中枢，村民有望通过信息和商品的流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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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发展（熊伟等，2022；王鑫和崔思雨，2023）。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流动空间对节点功能的需求，

地域空间内的社会关系与经济生产展现出更强的空间延伸性（吴越菲，2019a），表现为“超地域”产

业链网络的发展，从而应对直播经济引发的巨大商流。乡村在逐渐网络化的同时，有望实现主体性发

展，促进乡村社会的繁荣稳定。

基于对“流动性”理论与海头镇直播经验的梳理，并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和 2024年“中

央一号”文件等相关政策性指导意见，本文针对更广范围的乡村直播产业发展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议，

旨在提升乡村流动性，支持村民的在地发展并促进乡村振兴。

第一，深入推动线上直播实践，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培育乡村新产业和新业态。建议政

府为本地村民和外来创业者提供直播技能培训、账号咨询、孵化等公益服务，提升乡村主播的数字技

能和场景化展示能力，帮助主播及其团队有效利用直播平台和流量机制，促进乡村场景化信息和农产

品的流动，实现品牌效应。同时，举办“网红节”等活动与仪式，邀请平台官方、全市乃至全国范围

内的优秀主播、运营团队、供应链商户等主体参加，打造多方交流平台。

第二，完善直播电商配套设施，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建议政府促进本地供应链商户的转型

升级，积极培育供应链型电商龙头企业，保障当地村民和企业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的主体地位。同时，

加强冷库建设与信息化管理，增加库容，为供应链商户的调货和备货提供基础设施支持。优化农产品

冷链物流体系，布局建设县域产地公共冷链物流设施，进一步优化乡村在全国物流线路中的节点位置。

第三，借助直播带货吸引要素流入，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议政

府牵头，与直播电商合作对接，通过高产量、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建设提升市场竞争力。积极引入外部

投资、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统筹建设区域性大数据平台，发挥市场联合效应，促进产业链各环节信

息协同共享。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在总体性规划下推动更大范围的政府间和公私部门间合作，

推动地方政府、村民、企业以及非正式组织的统筹协调，促进更广泛领域内的要素流动和产业链延伸。

第四，加强互联网监管与治理，规范网络市场秩序，促进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建议对直播平台

的流量分配规则、资金收付系统、数据保护措施和公平交易机制等予以监管和引导，发展多层次农业

保险，以降低直播产业从业村民的金融风险。同时，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通过政策优惠和

支持性条款，鼓励平台对乡村直播进行保护和倾斜，逐步提升乡村在流动空间中的能动性与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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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Factors andGoods in Rural Live 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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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emergence of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has created vast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By leveraging digital platforms, rural industries have transitioned from being geographically constrained to becoming integral

players in broader national and even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This transformation addresses longstanding challenges in rural

areas, such as limited connectivity, low resource yields,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Live streaming facilitates the systemic mobility of

information, goods, people, and capital,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rural integration with external markets. These developments not

only accelerate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serve as a model for global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refore, research on revealing

the mobility process is necessary for understanding how rural areas can effectively integrate into broader economic systems and

harness digital technologie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seafood live streaming sales in Haitou Town, Lianyung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China,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flow mechanisms and effects brought about by rural live streaming. Based on economic principles and

incorporating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network society” and “flow space”, and introducing the “new liquidity paradigm”, the study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how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help rural areas overcome traditional barriers and achiev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integrates field investigation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conducted in several live streaming villag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live streaming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ir market appeal by offering scenarized, immersive presentations of

local products, while its integrated logistical and payment systems streamline the physical movement of goods. Together, these

approaches facilitate the systemic mobility of critical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information, capital, labor, and managerial

expertise—thereby accelerating their circulation. These interconnected mobilities optimize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channels, creating a structured and sustainabl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rural and external economies. As active nodes within

the flow space, rural areas leverage their autonomy to gradually extend the “supra-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 network. They

coordinate the supply and allocation of goods and production factors in national and even global networks, responding to platform

logic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the mobility effects brought by rural live streaming, including creating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enhancing market integration, and strengthening rural socia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s. The findings

provide a solid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how live streaming practices assist rural areas in overcoming traditional disadvantages

and achie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fer important insights for policymakers, helping them promote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live streaming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chieve broader goals such as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gap and enhancing economic equity.

Keywords:FactorMobility; LivestreamingVillage; LivestreamingPlatform;NetworkConnectivity;RuralDevelopment

JELClassification:O18;Q13; 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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